
今年 9 月 30 日，拉姆离开家人和她的粉丝
一周年了。

“马上到她忌日了，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
么，一件事都没有做成。”9月18日，姐姐卓玛低
着头，声音小得像在自言自语。

悲剧发生前，拉姆是拥有 20 多万粉丝的
“黑姑娘”，她的简介上写着“我不是不喜欢大城
市的生活，但是为了陪在爸爸身边，所以我就靠
山挣钱，我想把山上的宝贝分享给更多的人。”

拉姆把陌生网友称为朋友们，视频里的她
总是弯着一双笑眼，热情地展示自己的生活，看
不出屏幕后，正经历着怎样的磨难。

临近周年忌日，想到妹妹的两个孩子在男
方家里，卓玛许久不能见上一面，她和爸爸也暂
时“居无定所”，她就感到无助；想到拉姆的案件
今年 4 月份已移交至当地检察院，还未获知开

庭时间，她又显得很迫切……
9 月 22 日，阿坝州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在

电话中告诉记者，该院将对案件提起公诉，目前
正在依法办理，具体情况，希望媒体和网友关注
该院官方网站的通报；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办
公室工作人员则在电话中表示，该案可能在刑
一庭开庭，但不清楚具体开庭时间。记者持续
致电该院刑一庭，截至发稿，电话无人接听。

现状
失去拉姆房屋又被毁
一家人借住养老院

“我们现在住在养老院，政府把两个房间借
给了我们，”卓玛说，“我们很感谢有一个住处。”

去年9月30日，拉姆走了，两天后她的遗体
火化，卓玛只能借附近的寺庙为拉姆举行葬
礼。原本承载着他们喜怒哀乐的家已经被烧
毁，还成了爸爸三郎甲的噩梦。卓玛告诉我们，
当地的葬礼要持续 7 天，亲朋轮番为拉姆祈
福。葬礼结束后，无家可归的父女在寺庙院子
里借住了20多天。

后来他们搬进镇上的养老院。这里尚未投入
使用，整栋楼空荡荡的，卓玛一家住了其中两间。

2021年9月18日傍晚，卓玛夫妇、爸爸和外
婆正围着一平米大小的矮茶几吃饭。

桌子中间放着一小盆土豆丝，一盘菜，每个
人手边的碗里盛着白开水。那是个 10 平米左
右的房间，有一张一米二的单人床，是吃饭时坐
的地方，也是三郎甲晚上的床。一家人住有些
拥挤，卓玛的儿子放假回来就去姐妹俩开在街
上的店铺里睡。那张小小的矮茶几倒是功能丰
富，桌面上是电磁炉，四条腿上有黑色的取暖器
——他们靠这个度过了一个冬天。

卓玛利索地把碗筷收拾到阳台上，外面放
着锅碗瓢盆，因为太拥挤，连窄窄的栏杆上也放
着锅。“这里没有自来水，需要自己去下面抬上
来，洗碗洗漱都有点麻烦，厕所也很远，晚上去
就更不方便了，毕竟不是自己家，也不能改动什
么。”她说。

卓玛本来想把爸爸接到自己家里——30公
里外的太阳河乡，但是三郎甲不想离开他从小
生活的地方，“他已经失去了女儿，再离开家心
里会难过”。

“我现在是爸爸唯一的依靠了，我们一家人
都会搬过来陪着爸爸，和他生活在一起。”

这一年里，卓玛只要有时间就会回到出事
的房子，她在尚未烧毁的二楼房间摆上了拉姆
的遗像，一有空就去和她说说话。

“出事以后压力很大，好多事情不知道怎么
处理，也不知道该请求谁帮助，心里有事的时候
就去说一下，有什么进展也去告诉她，”卓玛低
头揉着裤边拽下来的线头，低低地说着，一侧身
体紧紧靠在墙壁上，仿佛墙壁是她可以依靠的
力量。

祭奠
向妹妹表达歉意
案情还没有进展

“以前我们一家人会在这里吃饭，”卓玛指

着老房子门前的空地，“这才是家，我以前出
门一段时间就特别想回来，现在觉得在哪里
都一样。”

如果忽视被炸开的玻璃，这里看起来还是
十分安宁，门前有一棵高的树，树冠茂盛，空地
上一片阴凉，房子周围有万寿菊和格桑花，没人
照料也开得很好。卓玛记事起他们就住在这
里，小的时候还只有一层楼，后来日子好了又盖
起了二楼。

被烧毁的厨房上着锁，因为是犯罪现场，钥
匙在警方那里。卓玛上了二楼，空地上晒着花
椒，这个场景经常出现在拉姆的短视频里，只是
凌乱了许多。二楼的房间受损不算严重，但木
地板受爆炸冲击边缘翘起，墙上被划出的印记
有小腿高。

按照习俗，拉姆生前使用的物件都随葬烧
掉了，她的房间里剩下一张床是卓玛回家时睡
的。床架上挂着颜色鲜亮的藏族裙子，卓玛说
这件她没舍得烧，给自己留个纪念。

“她原本想今年在店里卖藏装，因为她直播
时网友都说她的衣服很漂亮。如果没有出事现
在应该开始卖了。”在卓玛看来，妹妹想法多，学
什么都快，还勤劳肯吃苦。如果不出事，他们的
日子可以越过越好。

之前，拉姆离婚后，卓玛劝她出去打工，就
当散散心，但拉姆放不下爸爸，觉得在山里靠自
己的双手也可以过上好日子。

她的抖音账号里一条 2019 年 11 月发出的
视频被置顶，视频中拉姆拿着厚厚的一叠百元
钞票，要用两只手才能捏得住，她说，朋友们，我
前几天一直在山上挖药，今天把药材卖了，卖了
这么多钱，虽然山上是苦了一点，但是见到钱的
那一刻真的什么都忘记了。

事实上，挖药材不像拉姆说的“只苦了一
点”，拉姆和爸爸卖的药材是羌活，每年的 7 月
份开始上山挖药，到下雪的时候才会停下。卓
玛说，挖药时，天不亮就上山，下午四五点才能
到羌活生长的地方，海拔很高，没有路，直接从
陡峭的山坡往上爬，要走一整天。

拉姆上山一次会待七八天或十几天，住在
石头和塑料布搭的帐篷里，在野外做饭吃，挖够
自己能背动的分量才会下山。她和父亲三郎甲
两个人，上山一次会背回来近 200 斤药材。村
子里以前挖药的人很多，后来可以出去打工，大
家都不愿意这么辛苦了。

事情发生那天，卓玛还在青海，姐夫仁央和
三郎甲在房间里睡觉，第二天他们还要上山，所
以很早就休息了。拉姆在厨房里直播，后来听
镇上的人说，看直播时突然进来一个人，然后屏
幕就黑了，能听到她在喊救命。

卓玛以为离婚可以让拉姆逃离暴力，“谁能
想到都离婚了还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娘家人
太软弱了，没能保护她。”

没有人能保护拉姆，她无法忍受家暴回娘
家躲避时，前夫唐某拿着刀冲进家里威胁她，甚
至说要把孩子扔进河里。拉姆报警了，但警察
说这是家务事，他们管不了。

再回到过去的家，对着拉姆的遗像，卓玛用
藏语和妹妹说了一会儿话。

她说自己在向妹妹表达歉意，案情没有
进展，中秋节就要到了，来得匆忙没有给她带
月饼。“拉姆喜欢吃月饼，去年事情发生时也
快到中秋节了，她还说让姐夫去镇上时带月
饼回来，她还没有吃到就走了。”卓玛说完，低
头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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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案”最新进展：将提起公诉
2020年9月14日晚，四川金川

县网红“黑姑娘拉姆”正在家中直
播，被前夫唐某泼汽油焚烧，导致重
度烧伤。

2020年 9月30日，由于伤情
严重，拉姆不幸去世。

唐某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晚
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 12月
10日，金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嫌疑人唐某批
准逮捕。

拉姆本名叫阿某某，是金川县
观音桥镇麦斯卡村村民。两年多
以前，她开始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
作品、进行直播。事发前，她在网
络平台上已拥有20多万粉丝。

“爸爸以后只有我了，要搬到这里陪
着爸爸一起生活。”卓玛反复说了几次。

拉姆被烧伤后，在救护车上意识尚
存，她对三郎甲说以后姐姐会照顾爸爸，
她最放不下的就是爸爸和孩子。

因为三郎甲不愿意离开观音桥镇，
卓玛一家都要搬过来和父亲一起住，以
前的家已经烧毁了，借住在养老院也不
是长久之计。这半年来，卓玛夫妇一直
在为父亲的住所奔波，出于安全考虑，他
们在三叔家附近找了一处地块，打算在
那里盖一间屋子。

“原本政府的人来看过了，国土局也
来测量过，因为审批需要很久，他们说可
以先修起来，慢慢等审批。”于是卓玛和
仁央着手购买材料，为了省钱，他们买了
马尔康市的一处房子拆下来的石块，然
后租货车把石块、木材都运回观音桥镇，
前后忙了两个多月，仅有的 6 万元积蓄
都投进去了。但在准备修建时，相关部
门又发现，此处系耕地，不能占用。建新
房一事，不得不搁置。

观音桥镇党委书记王宝告诉记者，此
处的确是耕地，不能违法侵占盖房。为了
尽快解决卓玛一家的住房问题，政府又重
新给他们选地，但因各方面条件不合适，
卓玛和父亲心里暂时还未能接受。

“我们不是不懂感恩的人，现在真的
没有办法了，也没有钱再找新的宅基
地。”卓玛有些泄气，她说，为了陪伴爸
爸，同时等待妹妹案情的进展，她和丈夫
仁央这一年都没能出去打工。

“希望有人能帮帮我们，但我也不知
道该向谁寻求帮助。”卓玛说她没文化，
虽然能说普通话，但认识的汉字很少，只
有今年读了大学的儿子能帮他看看文
书。拉姆的案件今年4月份移交检察院
后一直没有开庭，她多次去打听消息，但
没有确切回复。

9月15日，澎湃新闻曾报道，金川县
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表示，检察机关将
很快对该案提起公诉。

9月22日，阿坝州中级人民检察院工
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该院将对案件
提起公诉，目前正在依法办理，具体情况，
希望媒体和网友关注该院官方网站的通
报；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工作人员
则在电话中表示，该案可能在刑一庭开
庭，但不了解具体开庭时间。记者持续致
电该院刑一庭，电话暂无人接听。

一年过去了，卓玛说，希望在妹妹的忌
日时能给她一个交代，让凶手受到惩罚。

说到以后的打算，卓玛表示，她想让
爸爸有个家，把和妹妹一起开的土特产
店继续经营下去。那家店在镇政府所在
的主干道上，这一年都开业，卓玛贴着房
租，还是舍不得关掉。

“这里有很多我和妹妹的回忆，店的
名字是她取的，我们一起粉刷的墙壁，又
贴了壁纸，我想把这里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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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生前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作品、进行直播。

拉姆的姐姐卓玛。

拉姆的姐姐卓玛在事发房屋前。

未来
倒贴房租

也要把她的店开下去


